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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乔治·佩顿博士的《圣经翻译》教学。这是第二节，《圣经翻译简介》第二部分。

大家好，我是乔治·佩顿。我将继续讲解《圣经翻译》系列，我们将讨论《什么是翻译》，介绍《圣经翻译》，这是第二部分。上次，我们讨论了翻译。什么是翻译？翻译就是将文本的含义从一种语言转移到另一种语言。

我们讨论了翻译和口译之间的区别以及其中的一些区别。现在我们来谈谈圣经翻译的其他方面。有一位作家，朱莉安娜·豪斯，她在 2016 年写了一本书，这是一本厚厚的书，大约一英寸厚，讲的是翻译。

她整理了不同学者对翻译的定义，大概有六到八个，而且各不相同。他们对翻译都有自己的看法。所以很难确定并得出翻译的定义。

但本质上，让我们谈谈关于翻译的一些我们都同意的主要事情，我们可以谈谈这个过程。这给了我们一个画面，而不是对翻译给出一个“字典定义”。所以，你从源文本开始，无论它是什么语言，ST 就是源文本。

然后，您将源文本的含义转移到目标文本中。这来自源语言和目标语言。因此，我们谈论的是传达含义，我们谈论的是等值，它有某种平等性，文本有某种目的，它是出于某种特定原因而产生的。

这个问题自罗马时代以来就一直被讨论。贺拉斯是一位学者和演说家，他有自己的翻译理念。如果我们继续往下看，我们会看到杰罗姆将武加大译本（拉丁文圣经）翻译成拉丁文时的工作。

这是拉丁语中的通用语言，即武加大译本。他对翻译应该是什么样子有自己的看法。所以翻译应该是逐义翻译，而不是逐字翻译，除非是圣经。

他翻译经文时非常非常小心。他说，即使是希腊语和希伯来语中的标点符号也很重要。它们告诉我们一些含义，我们在传达含义时需要认真对待它们。

因此存在着这种二分法，我们称这种二分法为直译与自由翻译。自杰罗姆时代甚至更早以来，人们一直在争论应该直译还是自由翻译。如果你看看，直译是什么意思？自由是什么意思？不幸的是，它们都太模糊了，无法真正发挥作用。

因此，当我们谈论这种字面意思与自由意思的二分法时，它似乎没有什么帮助。但与此同时，我们却随处可见这种说法。它无处不在。

但即使这没什么帮助，它还是可以作为开始对话的起点。所以这是一直在讨论的问题。当你翻译一本小说时，应该逐字逐句地翻译，还是应该意义对意义？或者应该以某种方式以意义对意义？当你翻译一份法律文件时，应该逐字逐句地翻译，还是应该更富有表现力？自从翻译开始以来，所有这些问题就一直在存在。

实际上，我们第一次翻译圣经是将旧约翻译成希腊文，这就是所谓的七十士译本，大约在公元前 200-300 年翻译完成，直到基督时代。不同的人翻译了七十士译本的不同部分。所以，直译与自由译本的整个问题都在谈论语言方面。

它谈论的是最终产品的形式是否应该与原始产品的形式相似。这通常是人们说“直译”与“自由译”时的意思。一种语言和另一种语言之间永远不可能一字不差。

你做不到。即使是我们最直译的英文圣经也没有做到这一点。我们会举一些例子。

但整个字面翻译都是语言层面的，但我们在文化转换方面也遇到了困难。比如说，《创世纪》的翻译是写给历史上某个时期的某个人，他们有自己的文化和历史背景，他们身上发生的事情，他们自己的文化理解，他们的世界观，他们的价值观，所有这些都与文本有关，因为写这本书的人或写这本书的人是写给那群人，他们自己的文化，同一种语言和部落的人。所以，当我们去做这种转换的时候，我们会遇到困难，因为我们不是来自同一种文化。

我们并非来自同一个环境，整个社会环境都不一样。因此，我们在翻译时必须处理这个问题。因此，我们不只是翻译单词。

这不仅仅是用这个词来代替那个词，或者用这句话来代替这句话的问题。这实际上是我们如何用目标语言来描述源语言的世界，以及在目标文本中传达的源文本。这些是一些挑战，我们将在本系列的后续内容中说明这些不同的主题。

好的，正如我们所说，我们有源文本，然后我们尝试将源文本的含义翻译成目标文本。House 提出的一个观点是，你总是在回顾和展望。这是什么意思？这意味着当你在翻译时，你先翻译一部分，然后再回头看源文本。

我说得对吗？所以，你要阅读原文，阅读你在目标文本中写的内容，你总是来回反复，因为你总是想确保我们传达得很好。它准确吗？意思能传达吗？所以总是有这种来回的关系。翻译中的另一个因素是文化对翻译材料的看法。翻译在某种程度上是次要的吗？这对于那些在其语言和文化中有着文学历史的语言来说尤其如此，这些语言也有被翻译成该语言的历史。那么，问题是，特定文化中特定文学体系的当地人如何看待翻译产品？它是次要的吗？质量较差吗？是劣等的吗？在我们的例子中，英语圣经是否比希腊语或希伯来语差？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您如何看待教堂里的大多数人？他们是不是坐在那里想，天哪，我真希望我手头有希腊文版，而不是我手头上这本 ESV 版？或者诸如此类？可能不会。圣经以各种不同的语言出版，而且也有英语版本，然后就成了我们的圣经。这就是英语圣经。

我们不认为这是翻译，因为我们从小就读过它，或者从我们成为基督徒或信徒时就读过它。所以我们只是照原样接受它，并没有真正把它看作是翻译。很多人不这么认为。

有些人可能会，但很多时候，教堂里的普通人不会坐在那里说，对不起，牧师，希腊文不是这么说的。不，我们看不到这一点。因为你坐在那里，听牧师要说的话。

我的一些语言学学生在参加了翻译课程后说，实际上，有时我很难听牧师讲道，因为他们确实会把希腊语说错。我的一些学生有时说翻译课程毁了他们阅读圣经的能力。但通常情况并非如此。

那么，我们在谈论什么呢？我们在谈论语义等价或意义等价。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这位作家，豪斯，是这样说的。

在翻译中，我们关注原文和译文，分析原文并系统地将原文分析中发现的形式和功能联系起来，以揭示作者最初的意图和选择。最终，语言翻译分析旨在使译者能够做出自己的选择。换句话说，我们分析源文本、形式、这些形式在该语言中的使用方式、作者写作的动机、作者的全部意图，然后我们如何将这些内容转化为另一种语言。

那么，翻译是什么？回到翻译，翻译是翻译者在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将书面文本从源语言转换为目标语言的过程，这意味着目标语言人群的社会文化背景。第二，书面产品或目标文本是该过程的结果，并在目标语言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发挥作用。对不起，第一个是源文本的社会文化背景。

第二点是目标语言和目标文本的社会文化背景。然后第三点是认知、语言、视觉、文化和意识形态现象，它们是第一点和第二点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意味着你必须仔细思考。

这是一个认知过程。它是语言的。你考虑一下语言。

你在思考词语。你在思考短语。而且它是视觉化的。

你试图描绘出另一种文化是什么样子的，与他们有什么关系，与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因此，这里面涉及到文化。不同的意识形态在发挥作用。

圣经中人物的世界观与我们今天的世界观不同。你如何弥合这些差距？所有这些都是我们认为的翻译，即从源文本到目标文本的翻译，然后是认知和语言特征。因此，已经确定了一些不同类型的翻译。

第一种翻译是语内翻译，即意义内翻译。所以这是在同一种语言中。如果我们有语内翻译的例子呢？语内翻译就是当你解释某件事时所做的。

例如，如果你和一个孩子谈话，他们问你，这是什么意思？那么你必须用更简单的语言来表达同样的意思。昨天，我的儿媳妇和我们三岁的孙子谈话，她说，上帝是万能的。他问，这是什么意思？所以，她说这意味着上帝是全能的。

这是语言内翻译的一个例子。当你有技术语言，并想将其传达给不属于该特定领域的人时，它会被转换成不同的形式，以便那些人能够理解。《Windows for Dummies》就是一个例子。

你们有这些技术专家，这些会说计算机语言的怪人，对不起，你们能用英语说吗？所以，这就是语内翻译的一个例子。语际翻译是我们最常考虑的两种不同语言之间的翻译。我们将花大部分时间讨论这个问题，但我想提一下第三个问题，即符号间翻译。

符号学指的是符号或象征，以及一套符号和象征系统。那么，当你将某样东西从一个符号系统翻译到另一个符号系统时，你会怎么做呢？例如，口语中，声波就是一种符号系统，每种语言都不同，因此它们使用声波的方式也不同。书面字母也是一样。

书面字母是一种不同的符号系统，用于传达思想。因此，它采用声波系统，并将其放入使用这种特定语言的符号的书面系统中。这就是我们正在谈论的。

但在某些方面，我们谈论的是将书面文本转化为口语或口语，并将其书写出来。让我们拓宽我们对符号间性的理解和概念。那么，将书改编成电影呢？这在多个层面上都是符号间性的。

或者某本书的戏剧表演。或者百老汇某部戏剧的戏剧，然后被拍成电影。或者你拿一本与此相关的书。

那么歌曲呢？特定主题的歌曲。因此，我们有多种方式进行符号间翻译。今天，我们通常不认为这是翻译，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实际上是翻译。

因此，如果你用法国小说拍了一部英文电影，那么从语言角度来说，这既是翻译，也是符号系统。所以，这是从书面文字到电影、视频的翻译。所以，这些翻译过程甚至与圣经翻译有关。

在圣经翻译圈中，我们称其为用于圣经参与的材料。我们所说的圣经参与是什么意思？圣经参与：我们希望人们参与圣经的内容。我们希望人们参与阅读圣经。

那么，你从小到大接触过哪些与圣经无关，但又与圣经有关的东西呢？有人看过儿童版的圣经故事书吗？蔬菜故事、视频、儿童歌曲。我说这些，有时年轻人不知道我的意思，但其实是法兰绒图。法兰绒图就是你拿一块法兰绒布，然后从这块布上剪出一些小人物，然后你把布贴在那里，然后老师就可以讲课了。

圣经学习是圣经学习的载体。圣经学习适合儿童，圣经学习适合成人。同样，电影也是。

耶稣电影就是其中之一。那么今天发生了什么？今天正在播放的电视剧是什么？天选之子。天选之子是圣经的参与者。

《The Chosen》是跨符号翻译。人们喜欢它。它很棒。

我们可以从视觉上看到圣经可能是什么样子。它真的和圣经一模一样吗？不。它足够接近圣经，至少能给我们一个概念吗？它还是有用的。

我们为什么要制作圣经互动材料？你是在通过观看《天选之子》来教授圣经研究吗？不。这不是我们制作它的原因。我们制作它是因为这些材料吸引了我们，并建立了认知心理联系，同时也建立了精神和情感联系。

我们通过观看《天选之子》等节目、听歌和读书来了解圣经内容。目的是让我们更多地接触圣经和上帝。想想我们在教堂唱的歌。

我们为什么在教堂唱歌？因为这是礼拜的一部分。它把我们与上帝联系起来。因此，整个圣经参与领域是当今圣经翻译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那本书。

当我们成为基督徒时，我们都是这样的，我们的信仰也不断增长。你们中的一些人从小就开始信仰。而我不是。

我成年后才开始信仰。但所有这些都表明，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圣经。因此，今天的圣经翻译涉及圣经与不同材料的结合。

接下来，我想谈谈什么是好的翻译。我们正在讨论好翻译的四个特质。首先，好的翻译，现在指的是印刷翻译。

这不是圣经交际材料。印刷翻译需要准确。含义需要是圣经文本的含义。

我们没有权利改变这一点。因此，当我们审视准确性原则时，我们不会在文本中添加任何不该有的内容。我们也不会删除任何内容。

我们不会改变任何东西。没有添加任何内容，没有改变任何内容，也没有删除任何内容。因此，这三件事就是我们所关注的。

其次，它听起来应该像正常的语言。它不应该听起来很奇怪。我听说有一位神学院的教授在门上贴了一张尤达大师的照片，他是一名希腊语老师，海报上写着，尤达大师的语言是可以的。

尤达说话还可以。在希腊语课上，尤达说话还可以。当你参加希腊语考试时，你的教授想知道，你真的理解了所有这些词吗？于是你最终把这些词寄到商店，他说，他理解了吗？想象一下，如果你的整本圣经都是这样写的。

它会很快变得乏味。你会厌倦听到和阅读这些内容。在圣经翻译中，尤达说话是不合适的。

这听起来应该很正常。听起来应该像人们真的在说话，并且带着一些谨慎。但让我们继续。

所以听起来很自然，很正常的语言。另一件事是它需要让人听得懂。所以如果我用斯瓦希里语跟你说话，我会突然用斯瓦希里语开始说话。

你无法理解我。真的，我这么做也没用。因为你不理解，所以我这么做也没意义。

我们的经文是否能够很好地传达信息？人们是否能够理解？如果他们无法理解，那么我们的翻译工作是否已经完成？请记住，这是为了沟通，我们几分钟后将讨论沟通问题。那么，它是否准确？是否自然？是否清晰？最后一个问题是它是否可以接受。它是否符合人们的期望？通过这一点，我们想知道，这些人是否喜欢我们翻译的方式，是否乐于阅读？在坦桑尼亚，有一种语言是由另一个机构翻译的，是另一本圣经。坦桑尼亚南部的另一家机构用这种语言翻译了一本圣经。

他们试图更新一百年前的译本。第一个译本完成于 1910 年，现在已是 90 年代末，他们正试图制作更新版本。他们实际上做的是重新开始。

他们用了大约六年的时间翻译了整本圣经。我去过那个语言群体的教堂，我问他们，你们喜欢那本圣经吗？哦，我们不喜欢。为什么不喜欢？啊，我们就是不喜欢。

我从来没有真正弄清楚原因。但基本上，他们说，我们不喜欢它的任何东西，我们不使用它。好吗？他们不接受它，你知道他们不接受它是因为他们不买它，他们不购买它，他们不使用它。

我们不想让我们的圣经被放在仓库里的箱子里。我们希望我们的圣经被使用，所以我们需要确保它是可以接受的。现在，这些就是我们在翻译过程中追求的四个品质。

这也是我们在翻译过程结束时，或者说，在翻译过程即将结束时用来评估翻译的四个特质。因此，在圣经翻译领域，我们通常在翻译中做的事情之一是，假设我们翻译了一本特定的书，比如《约拿书》。然后我们会把它拿出来和人们一起阅读，我们会问，你认为这是什么意思？你能用自己的话来表达吗？它说了什么？里面有没有你不认识的词？是的，我们不知道那个词是什么。

因此，我们向他们提出这些问题，以便我们能够判断，它听起来自然吗？它清楚吗？它可接受吗？你喜欢吗？这是你会乐于阅读和使用的东西。因此，我们在前端使用这些目标，然后在流程结束时作为衡量标准和测量工具。因此，我们的目标是用接受语言（与目标语言相同）高质量地呈现上帝的话语，以符合基督教社区的期望。

好的，让我们来谈谈圣经翻译中的其他一些问题。所以，当你进行圣经翻译时，还需要考虑其他一些事情。还有这个问题，即人们想要什么风格？一开始并不总是很清楚他们想要什么风格。

在一个地方，他们提前在坦桑尼亚对这种语言进行了一些研究，他们说，好吧，让我们以斯瓦希里语的圣经为例，斯瓦希里语有三个不同的版本，他们将一段经文翻译成当地语言，模仿第一个版本，即从英语直译到斯瓦希里语。第二个版本具有一定的可交流性，第三个版本就像英语的意译和斯瓦希里语的意译，然后他们翻译了三个不同的当地语言段落。一个是直译，一个不太直译，一个更像意译。

于是，他们问人们最能理解哪一个？他们说，嗯，第三个。他们问他们最喜欢哪一个。他们说，字面意思。他们说，嗯，这很有趣。

这是为什么呢？他们说，当我们坐在教堂里时，他们用斯瓦希里语给我们读圣经，我们根本听不懂。所以我们认为这就是它的意义所在。他们认为圣经应该是晦涩难懂、无法沟通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会怎么做呢？当我们不确定人们想要什么时，就会发生这种情况。我们开始翻译过程，也许我们会制作一些更直白、更易于交流的内容，然后问，哪一个最适合你的人民？哪一个最适合你的基督教社区？然后他们开始说，好吧，虽然我们明白第一个的意思，但第二个更符合我们的需求。在坦桑尼亚南部，我们用两种语言工作。

一种是三姑语，一种是汪吉语。三姑族建立教堂的时间不长。教堂只有大约20年的历史，而且该族群中许多人还不是基督徒。

因此，他们说，我们希望为我们的人民提供一种更易于交流的翻译，这样我们就可以用他们熟悉的语言吸引他们，让他们理解经文时不会遇到太多障碍。另一方面，王集人拥有教堂已有 70、80 甚至 100 年的历史。人们精通经文。

他们熟悉斯瓦希里语圣经，他们说如果圣经更接近斯瓦希里语就没问题，我们知道斯瓦希里语更接近英文的直译。因此，根据他们想要的，两个不同的人、两个不同的人群会得到两种不同的翻译。我们始终需要考虑的另一件事是，是否有现存主要语言的圣经？在东非的坦桑尼亚，这种语言是斯瓦希里语。

为什么这很重要？这很重要，因为人们会将译本与现有的圣经进行比较。如果他们说，哦，这与我们已经了解和喜爱的圣经有很大不同，他们可能会因为这个原因而拒绝它。同样，这种可接受性的概念在这里发挥作用。

那么，当你翻译圣经时，你会保留多少与人们熟悉的圣经的相似之处？这种趋势在 1950 年代的美国出现，当时使用的是英王钦定本圣经。你无法改变英王钦定本圣经。这是上帝的话语。

但后来有人说，是的，但我们真的不懂钦定版圣经。所以这里面有一个问题。那么，是否存在现存的圣经，人们对现存圣经的尊重程度是否足以影响到你需要翻译的方式？我们要记住的另一件事是，该国是否还有其他主流宗教占主导地位。可能是伊斯兰教。

可能是佛教，也可能是印度教。这些主要宗教通常都有一套主要的宗教文献。

宗教文献可能普通人根本读不懂，但其文学水平很高，语言标准很高，甚至具体术语都是宗教术语。所以他们期待这种高水平的作品。如果你没有创作出这种水平的作品，可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我的一位同事在中亚的一个国家工作，他用 A 语言翻译圣经。B 语言的圣经是由另一个圣经机构翻译的，而不是威克里夫。他们进行了基于意义的翻译。因此，他们完成了整本圣经的翻译，但社区里的人说，我们不喜欢这样。

这是写给小孩子的。我们不是小孩子。这太解释性了。

这不是宗教书籍应有的样子。于是，他们把翻译好的书一箱箱地送到这家圣经机构的办公室，把它们堆起来，然后放火烧了。他们把它们烧了。

我的朋友与他的翻译团队（与他一起翻译的基督徒）进行了交谈，他们说，我们不想烧毁我们的圣经。请帮助我们在这种高级语言和易懂性之间架起一座桥梁。有时除了重新措辞并使其完全不同之外别无他法，因为这就是语言的要求，使它至少具有一定的意义。

所以，我们为此而苦苦挣扎。我们必须找到平衡点。我们必须找到中间立场，找到折中点。

所以，我们在翻译时会考虑所有这些因素。我们考虑的另一件事是，目标受众是谁？你为谁写这篇文章？你为谁写这篇文章决定了我们如何措辞。所以，如果你认为每篇书面文字都有一定的声音，那么你写的每篇文章都有一种声音。

作者有自己的声音，他们会把这些声音倾注到他们所写的文本中。那么我们的目标是什么？目标受众是谁？没有普遍的目标受众。这取决于每个社区。

作为一般经验法则，作为一般原则，通常情况下，我们试图为年龄在 25 到 45 岁之间的成年人写作。如果你试图保留 45 岁以上人群的旧语言，你就会得到一些难以阅读的东西；也许人们不了解这些词汇，他们也不会阅读。如果它太简单，那么 20 多岁和 30 多岁的人会说这是给孩子看的。我们不喜欢这样。

因此，到 25 岁，一个人基本上已经成年，而且通常已婚，通常有孩子。因此，这种认知过程已在他们的头脑中固化，他们对语言的理解水平与大多数成年人相当。因此，我们试图将目标人群定在 25 至 45 岁之间。

那么，在文化中，我们的目标受众是谁？是非基督徒吗？是所有人吗？是基督徒吗？同样，我们不能普遍地说应该是这个或那个。但通常，它是针对教会中的人。上帝对亚伯拉罕和亚伯拉罕的人民说话。

上帝对摩西说话，并把律法赐给摩西和人民。所以圣经一直是教会的福音。上帝没有把圣经赐给非利士人，或者他没有把圣经赐给非利士人、亚摩利人、耶布斯人和其他所有民族，对吗？不是的。

他把圣经传给了基督徒，也就是信仰者群体。所以，在旧约中，他们不是基督徒，但我们可以说他们是信仰者群体。因此，圣经通常是为信仰者群体翻译的。

那在一个从未出现过圣经的地方呢？我曾在其中一个地方工作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为谁翻译？我们为基督教信徒或将要信仰基督的人翻译。从传教士的传教角度以及我在大学期间接受的传教士培训（无论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来看，我们不会根据人们的不同而改变信息，这样我们就能赢得他们的支持。

我们保留圣经中的信息，并保持圣经的完整性，同时传达福音的真理。福音会冒犯人吗？是的。耶稣的话冒犯了他那个时代的人吗？是的。

这是事实吗？是的。我们如何达到这种平衡？这是需要注意的。但通常情况下，我们会为基督教信徒社区或未来成为教会的人翻译。

那么脚注之类的东西呢？交叉引用之类的东西呢？书籍简介之类的东西呢？词汇表呢？我们把所有这些都称为副文本材料，而不是文本本身。我们到底应该把它们放进去吗？为什么要放进去？很多时候，来自不同语言群体的牧师都在使用斯瓦希里语之类的语言，我们从坦桑尼亚的牧师那里发现，他们使用斯瓦希里语，但这并不能打动他们的心。它确实没有产生那么深远的影响。

但是当我们用他们的语言提供译本，并添加脚注、交叉引用、词汇表和介绍时，他们坐在那里说，我从来没有意识到这一切都在圣经里。这太棒了。而教堂里的人可能不会花时间阅读这些。

那么我们在做什么呢？我们为牧师提供经文，让他们更深入地理解经文，这与他们如何在讲台上、在布道和信息中交流有关，牧师们告诉我们，这很棒。我的讲道刚刚起步，现在影响力更大了，因为我对经文有了更深入的理解。所以在某些地方，当然，我们想和教堂里的普通人交谈，但最初最常使用它的人可能是牧师。

因此，我们为牧师提供翻译服务。因此，我们必须保持平衡。再说一遍，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办法。

没有任何一件事必须在每个情况下都如此。这取决于你为谁翻译，与谁一起翻译，基督教社区是什么，而且，整个问题是，他们想要什么？好吧，谈论跨语言。跨语言。

你只是换一种说法，对吧？很简单。好吗？开始吧。所以我们有这些句子。

这些句子可能是医务人员说的。假设你是一名口译员，而你口译的对象是一名八岁的美国儿童。好吗？因此，医务人员说完每一句话后，你必须在一瞬间重新表述该句子，并且只说一句话，而不是解释。

你不能写一段话。用不同的方式对孩子说那句话。好吗？那么，如果我们回顾一下这些句子，第一个句子怎么样？你的医生建议你遵循低脂饮食。

你会怎么说呢？什么对一个八岁的孩子来说可能很难理解？一个是动词“跟随”。通常，你会跟随在你前面的人，或者你前面的东西。或者你会遵循指示。

但节食是一种很奇怪的说法。建议，孩子可能会明白。建议，或想要，他希望你这样做，或其他什么的。

好吗？或者她希望你这么做。太好了。所以接下来，你必须使用不同的词。

低脂饮食。顺便说一句，这是我给学生们的一组真实句子，令人惊讶的是这有多难。所以他们想出了，哦，你需要多吃水果和蔬菜。

太棒了。有多少人举手在蔬菜上抹上一大堆黄油？是的。这是低脂饮食吗？不，不是。

好吗？或者你有一个砂锅，里面装满了美味多汁的油腻食物，里面有很多蔬菜，但它不是低脂的。我们需要传达的基本含义是什么？所以我们有一个词，跟进，这是一个挑战。我们有低脂这个词，这是一个挑战。

那么，我们可能会用“吃”这个词来代替它。你的女儿建议，你的医生建议你吃什么？低脂饮食。这真的很抽象。

你吃什么？我们吃食物。好吗？这种食物应该是什么样的？脂肪含量不多的食物。这是低脂饮食吗？这可能是我们能用一句话快速回答的最接近的问题了。

好的。那第四个呢？一些过敏症状包括眼睛发痒、流鼻涕和打喷嚏。那么，医务人员有没有说过病人有这些症状？没有，这只是描述，对吧？所以过敏症状是一个问题，包括问题。

因此，过敏症状是抽象的，但我们需要让它们对孩子更具体一些。因此，我们可能会这样说，如果一个人对某种东西过敏，那么我们就会从那里开始，他们可能会眼睛发痒，可能会流鼻涕，可能会打喷嚏，或者经历打喷嚏。因此，我们说的是同一件事，我们用不同的方式说，我们用孩子能理解的方式来表达。

甚至第三点，看起来也很简单，这些眼药水会导致视力模糊几个小时。我们马上要滴入您眼睛的这些眼药水会让您看东西模糊。再说一遍，视力模糊是抽象的，您会看到模糊的东西，或者某种形式的模糊，对孩子来说更有意义。

视力模糊就像，我们谈论的是谁的视力？或者即使是孩子，我也理解“视力”这个词。所以，我们再次考虑什么？目标受众？我们考虑他们需要什么？我们考虑如何才能最好地与他们沟通？我们如何以一种可以理解的方式表达？它是像过敏症状这样的简单信息，还是像遵循低脂饮食这样的指示？这两者是不同的。其中一种是鼓励，可以是命令，也可以是劝告。

第二个是直接的信息。因此，我们根据交流的初衷进行不同的交流。因此，仅从复习的角度来说，翻译就是将源文本在其社会文化背景下的意义和功能转移到尽可能具有同等意义和功能的目标文本中。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讨论这些医学句子的功能。目标语言社会文化背景下的等效意义和功能。再次，三种类型的翻译。

跨语言，两种语言之间。语内，一种语言内。以及跨符号圣经交流工具。

谢谢。

这是乔治·佩顿博士关于圣经翻译的教学。这是第二节，圣经翻译简介，第 2 部分。

